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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那些宝贝

□

乔 叶

乔叶，这两个字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重

要代码，朋友们有时候会开玩笑叫我“落叶

乔木”。 因此，每当看到落叶乔木的时候就会

有一种亲切之感，仿佛所有的落叶乔木都是

我的亲戚。

2011

年

8

月，我随着中国作家采

风团来到了奈曼旗， 又认识了两种落叶乔

木———不，准确地说，是重识了它们。 因为在

这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它们，只不过到了奈曼

旗，它们变了个模样。

它们是杨树和柳树。

奈曼旗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南部，科尔

沁沙地南缘———科尔沁，我无论如何也想不

到这三个字会和沙地这个词联系到一起。 在

来到奈曼旗之前，这三个字只能让我想起绿

草茵茵的大草原。 且不说清朝时期科尔沁的

第一传奇美女孝庄皇后动辄就会在电视连

续剧中言道：“我想念我的科尔沁，我想念我

的大草原……”单看看地图上这些可爱的

名字 ：连中甸子 、黄花筒、下洼、四林筒、林

家杖子、上黄花塔拉、朱家湾子……不是花

就是甸，不是洼就是湾，怎么会和沙地有关

系呢？ 即使再知道草原沙化这个词，如同玫

瑰花这样的词成为屠宰场的代称一样，我也

还是想不到“科尔沁”会成为沙地前面的一

个定语。

确实，沙地就在我们的行程里默默地站

着，一片连着一片，蔚为壮观。 有一些沙地还

是寸草不生的白沙地，什么都没有。 让人绝

望。

幸亏有了杨树和柳树。 杨树和柳树，这

在中原是最俗常的树木，随便是谁说句话都

会带出它们来：“柳树不怕淹，松树不怕旱。 ”

“有心种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 ” “杨

树叶拍巴掌，遍地种高粱。 杨叶钱大，快种

甜瓜；杨叶哗啦，快种西瓜。 ”当然它们也常

常一起出场，在豫北人人都会背的九九消寒

歌里，就同时有它们的份额：“七九八九沿河

看柳，九九杨落地，十九杏花开。 ”可见俗常。

但到了这里就觉出它们的不俗常。

先说柳树。 柳树到了此地就不叫柳树

了，而叫怪柳。因为它看起来确实怪。说是柳

树，却不高大，也不粗壮，其娇小情形像是天

然盆景，七扭八歪，形态各异，极富创意的造

型常常大大超出我的想象力： 有的像马头，

有的像羊角，有的像拱门，有的像珊瑚……

怪是怪的，但一点儿也不恐怖，因它从根到

梢长满了嫩绿的枝条， 看起来很是新巧有

趣。 当地的朋友介绍说，怪柳之所以如此情

状，是因为如果要在沙地上存活，它必得顺

应这里的条件，用深根抓牢土地，用身形顺

应风沙，用所有叶片汲取阳光雨露……也因

此， 它就长成了怪模怪样的怪柳———突然，

我觉得这个怪字极其不准确。 这柳树怪吗？

不，它们一点儿都不怪。 如草原人放牧，海边

人打鱼，中原人种地一样，这些不会说话的

植物，最听得懂自然的声音。 它们根据水分、

光照和大地的条件，听天命，尽树事，看似桀

骜不驯实则是智勇双全地生长起来，对这里

的环境而言， 它们其实是最真切地道法自

然。

与其说它们是怪柳， 不如说它们是乖

柳。怪的，是如此将它们命名的人。是那些远

离自然的被文明深深异化的眼睛，和心。

杨树在这里也是另外一番模样。 不再是

茅盾先生在《白杨礼赞》里说的：“笔直的干，

笔直的枝。 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

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 它所有的丫枝

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

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 。 ”在这里，它

们生长得虽也笔直，但旁枝多多，到处旁逸

斜出。 只要能长杈的地方全在长杈，长得繁

繁茂茂，野性蓬勃。 我曾问当地朋友为何不

修剪一下，博得了全车人的嗤笑。 回答说：在

这沙地长出的绿色，谁舍得修剪？ 这里的植

物，最重要的审美标准就是绿色，只要是鲜

活的绿，那就是好看，那就是美丽，那就得像

宝贝一样留着！

我沉默。 为自己的愚蠢。 看着车窗外肆

意生长的白杨树， 这在中原最常见的树，忽

然觉得心中一阵温热。 是的，是舍不得，这些

树，是像宝贝。 是不能修剪，是得任它们骄纵

地生长， 任它们四面八方地撒开了长去，因

这些层层叠叠的青枝碧叶啊 ，确实是这沙

地上最赏心悦目的笑容。 当然，对这沙地

来说，宝贝们不仅是杨，也不仅是柳，还有柠

条，沙蒿，樟子松，以及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

草……大大小小，疏疏密密，所有生活在这

里的，默默生活在这里的绿色，都是珍贵的

宝贝。

在奈曼旗中国作家生态林，我种下了属

于自己的一个宝贝，那是一棵松树。 我亲爱

的读者， 当地农民宝纳森·五日图承诺说会

经常来为它浇水，保证让它成活。 ———在奈

曼旗，我碰到了不少我的读者，收到了让我

惊喜的礼物：有鲜花，有诗歌，还有祝福，包

括宝纳森·五日图的珍贵承诺。 在内蒙古文

联主办的名叫《花的原野》的蒙文刊物上，我

还看到了自己被翻译成蒙文的小说《取暖》。

我看不懂那些蒙文，但是看到那些蒙文的时

候，我想起了沙地上的草。 在字形上，每一个

蒙文都像一棵小草，有直立的主茎，有随风

飘摇的叶片。 不知道蒙族人民的祖先是不是

受了棵棵小草的启示，才创立了这小草般隽

秀的文字呢？ 这河水一样的文字啊， 滋润

着我的心。

宿命般的，又想到了文学。 在这个物质

日渐丰盈，精神上却日渐沙化的时代，文学

难道不也是这沙地上的宝贝？ 杨，柳，松，柠

条、沙蒿和小草，让我以最敬重的心情重复

这些宝贝的名字，这些可爱的代码，如同重

复文学大地上那些宝贝的名字：小说，散文，

诗歌，文学刊物，编辑，读者，评论者……

向所有的宝贝致敬。

沙地在，宝贝也在。 我相信：沙地在哪

里，这些宝贝就会在哪里。 甚至，宝贝的生命

会比沙地更长久。

二姨家的贷款

□

安晓斯

那天，二姨家的儿子来城里找我。

他满头大汗，喘着气说：“哥，人家

给我介绍了个媳妇，得花钱。 家里只有

几百块钱，能不能帮忙去银行贷点。 ”

“把媳妇娶到家，得多少钱？ ”

“少说也得两三万块钱。 ”

接着，表弟详细地给我罗列了农村

娶媳妇的各个过程和环节，以及各个环

节应该花的钱。

我说：“我没贷过款，这几天想想办

法，多少帮帮你。 ”

表弟从衣袋里摸出半盒皱巴巴的

香烟说：“哥，吸根烟吧？”其实他知道我

不吸烟，掏出烟让了让，就坐在沙发上，

连吸了两支。

我说：“贷了款能还吗？ ”

“能，不成问题。 ”

“咋还？ ”

“咱家承包了几十棵柿树，卖了柿

子就能还。咱还种有地，粮食吃不完，卖

了也是钱。 ”

“那柿树要是不结柿子咋办？ ”

“哥，外行了不是，柿树不结柿子结

啥？ 还能结红薯？ ”

回到家，我立即和爱人商量为表弟

贷款的事。

“表弟结婚是大事，你赶紧托人帮

他贷吧。 ”

以前没有贷过款，不知道还有那么

多的手续。干脆，我以自己的名义，押上

房产证等， 很快帮表弟贷了

2

万元，期

限为一年。

那天，表弟来了，兴冲冲地拿走了

2

万元钱。

不久以后，表弟要结婚了。 我和爱

人专门回了趟农村老家，和爸妈一起到

二姨家贺喜，又拿出

1000

元礼钱，我二

姨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转眼一年过去了， 贷款的期限到

了，也不见表弟来还款。 二姨家没有电

话，我也不好意思去找表弟。

2

万元，对

我们这工薪阶层来说， 也不是小数，愁

得我吃不进睡不着。

银行的朋友不断地打电话催要贷

款。 无奈，我和爱人买了食品、水果，决

定去趟二姨家。

表弟不在家， 表弟媳妇回娘家去

了。 二姨、二姨父和我们亲热地拉着家

常，说了不少农村的事。直到我们离开，

也没有提表弟贷款的事。

回来的路上，我对爱人说：“表弟贷

款，咱二姨不知道？”爱人说：“不会吧！”

回到城里， 我忽然想起柿树的事，

就让爱人抽空到农贸市场转转，看有没

有卖柿子的。

一天，爱人兴冲冲地进家：“市场上

有卖柿子的了，咱再去也好有个借口。”

趁星期天，我们又买了东西去二姨

家。 吃饭时，我还是没法张口说贷款的

事。 我爱人见状就笑着说：“二姨啊，听

表弟说咱家有柿树， 俺就想尝尝那柿

子。”二姨说：“闺女啊，咱家原来是承包

了几十棵柿树，每年也能卖俩钱，还不

够你姨父吃药，哪知去年县里修路把柿

园占了，包赔了咱点钱，唉，可亏了。 ”

我就问：“那表弟呢，现在干啥？ ”

“他那成色，还能干啥？ 没了柿园，

地也不多， 就和媳妇去外面打工了，几

个月就没回来过。 ”

没办法，我和爱人拿出自己的一点

积蓄，又向朋友借了不少，总算是把银

行的贷款还了。

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表弟不还

贷款，总得给个说法吧。找不到表弟，又

没法向二姨张口，这贷款算咋回事呢？

两年后的春节，我和爱人去二姨家

拜年时，终于见到了表弟。找了个机会，

我把表弟叫到了院子里，低声说：“那

2

万元贷款早过期了，得赶紧还啊。”哪知

表弟一愣：“哥，

2

万元贷款，别开玩笑，

你当时只给我贷了

5000

元啊。 ”

我一急，猛地抓住表弟的衣领：“你

说啥？

5000

元？ ”

表弟脸不变色：“是啊，

5000

元。 ”

我大恼：“表弟， 人都得讲良心，你

再想想。”停了一会儿，我又说：“就算是

5000

元，你也得还啊。 ”

表弟摸出一支烟：“哥，我过了年还

去外面打工，再攒一阵儿，就去还。 ”

那天，我和爱人找了个借口，早早

地离开了二姨家。

农村人收罢麦子兴走亲戚， 叫做

“瞧麦罢”。 麦罢后的一天，妈妈从农村

老家打来电话。

妈妈说：“你二姨在咱家哩。你表弟

给你二姨说，借过你

2000

元钱，让你二

姨捎到咱家了。 ”

我听了大吃一惊。 发了一会呆，我

在电话里告诉妈妈， 那是几年前的事

了，那

2000

元钱我不要了，只当我孝敬

二姨了， 毕竟二姨家条件不是很好，我

在城里还过得去。

那天，我和我爱人都哭了。真的，我

们俩不是因为那

2

万元贷款，不是心疼

那

2

万 元

钱。

真 的

不是。

滨 河 夏 天

□

李红升

蝉声如雨的时节，便是滨河的夏天了。

湿热的风吹过，滨河展示出一种旺盛的生命

力。 草木茂盛，满眼都是浓浓的绿色。

绿是滨河夏天的主题。 绿色的水，绿色

的山，绿色着你的心情，并且时时提醒着生

活在孟州的你，此刻，正生活在绿色之中。

绿，是富于诗意的颜色，滨河，在这个夏

天自然平添了许多的美感。

假如一场夏雨来临，雨中的滨河就更有

情趣了。

不必说穿林打叶的雨声，也不必说此起

彼伏的蛙鸣，单是看看被潇潇细雨洗过的青

草和树木，心也会被这绿意融化。

有人说孟州的滨河颇有江南的意韵，不

错的，此刻，在雨中漫步的你，也许会碰到一

位撑着油纸伞，在这曲曲折折的幽径里走过

的，散发着丁香一般芬芳的姑娘。

独自撑一把雨伞， 走在雨中的滨河，心

绪中的喜悦如这滴滴答答的雨声密集起来，

雨伞轻旋，天空也轻盈地旋转起来。

细雨落在水面，溅起密密的涟漪，似佛

眼，喜悦如莲。 泛着绿意的水面似一张华贵

的地毯，铺在园子里，装饰着夏日的滨河。

不时有飞鸟掠过，一阵稀疏的蛙鸣沉静

片刻之后，带来一阵密集的合唱，混合着园

子深处游人的笑声，回荡在林荫下，回荡在

水云间。

六月，荷叶长出巴掌大的叶片，星星点

点，漂浮在滨河的水面上。 七月，荷花伸枝展

叶，蓬蓬勃勃，亭亭玉立，占满整个河道，极

力营造江南的氛围。 这些荷花有袅娜地开着

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微风吹过水面，送

来莲的花香，这些莲花绽放，似一盏盏点在

碧水间的灯，摇曳着照亮这个世界。

蒲草此时更高了。 这些在微风中摇曳的

水草脱去了当初的稚嫩，浓浓密密的深处藏

着成长的故事，在岁月中越深越沉默。

好吧，放轻自己的脚步，不要发出太大

的声响，不要惊醒这沉沉的梦。

鸟似乎是唯一能和这些做梦者对话的

居民，它们将巢做在水草深处，在水草深处

叽叽喳喳破译着水草们难解的梦。

宽宽的湖面敞开你虚掩的心扉，深吸一

口湿润的气息，拂去那淡淡的情思。

湖面宽广如一张光滑的大唱片旋转着，

一圈又一圈，流泻出优美抒情的旋律，拂过

你的内心，恰似久旱后的甘霖，滋润着你的

思想。 经纶世务者，鸢飞戾天者，莫不释怀，

流连忘返，望水息心。

滨河里的小径温情依旧，曲曲折折通向

你的内心深处，无数次走过，无数次看过，无

数次留下轻松和快乐。 在夏日的某个日子

里，再次不经意地经过，是否会想起那些过

往的美好时光呢？

时光带着我们一天天地往前走，我们每

天在收集着点点滴滴的幸福和快乐。

山水氤氲， 思绪在园子的深处蔓延，浓

得化不开。 看雨，听雨，品雨；看水，看莲，看

季节深深的暗影。

滨河的夏日，带来的不仅仅是风景。

拜 师 记

□

杨清喜

清晨，早起，趁精力充沛，又空气清新，轻松散着步，往办公室

走去。我不喜欢用“遛弯儿”这个词，感觉这个词，过于老套、世故而

滑腻。 还有“遛鸟”，仿佛是退下来或退休后的那种生活。 但有鸟还

得遛。 反正是没事就转悠，消磨时光，打发岁月，也是修身养性、锻

炼健身的一种。这样，我到科里，阅好一期条目信息，看时间才七点

半，就又到东配楼楼顶平台，依照自己的锻炼路数，从脚到头，左旋

右转，自以为是一种平衡锻炼法。 看别人打太极拳挺好，可自己就

是学不会，套路记不住。 其实，还是没有去用心学，认真练。 只要功

夫深，铁杵还能磨成针呢，何况练拳。这样想着，手机响起，一看，是

先鹏兄的号码。就是那个《话说焦作》的作者。他说，史潮记大师，到

温县陈家沟举行收徒拜师仪式，邀请一起去。 我犹豫片刻，还是愉

快地答应了，碍于情面。世上有些事，还真是应古语中的“不看僧面

看佛面”的说法。

一律闪着尾灯的

9

辆黑色轿车，连贯而行，奔驰在焦温高速公

路上。 我的第一印象是“讲究，郑重，大气”。 下高速，由县城北部折

往东行。 去往陈家沟的沿途，河水清清，树木葱茏。 来到陈家沟，由

车窗向外看去，已具雏形且还在建设的古典式会馆陈设在那里，昭

示着太极拳弘扬光大、生命力旺盛的锦绣前景。 行至院中，只见身

着太极服装的男女老幼，熙熙攘攘，看来有赛事活动即将在这里举

行。我们一行随大师由西侧偏舍的廊檐穿过，径直来到后院的祖师

庭堂。 堂中央的塑像正是太极拳祖师陈王廷，出生于元末清初。 祖

师，在两侧徒弟塑像的映衬下，显得端庄高大、稳重而不暮气，威风

却除刚武。 首部微颔，面呈和容，两目透神逸邃，流露俯视之意，仿

佛教诲之态，又显慈祥之姿，期望殷切之盼。祖师塑像之上方，由东

向西，

4

个遒劲沉稳潇洒庄重的金色行楷大字赫然醒目。 东侧

2

个

字是“尚德”，西侧

2

个字是“尚武”。 我以为，这是习练太极拳的精

神旨要和行为纲领。

我专注地观赏着、敬慕着，由东至西、又由西到东地浏览着。原

来是庭堂的东西两侧，还各竖着两尊塑像，即陈式太极拳

4

位有影

响的后继传人，其中

2

位属“老架”与“小架”传人，这

4

尊塑像的前

下方，都有生卒年月及对陈式太极拳发展传承的贡献介绍。 其间，

已有人拉起“史潮记大师收徒拜师仪式”的红色横幅。一会儿，主持

人宣布拜师仪式开始，即刻，堂内肃静，气氛凝重。既无开台锣鼓的

渲染，也无唢呐竽笙的张扬，有的是少不了、也不应该少、不能少的

规矩和程式。古人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首先，史大师拜祖师。大

师身材中等、体格匀称，身着仿佛锦缎样的金黄色的太极服，面呈

黑红颇有古铜之色，目光炯炯且有霭祥之深邃，整个人透出一种健

朗韵与精气神。 众群里行走，富有生气且使人眼前一亮；庭堂上端

坐，沉稳如钟谁能撼动于他。 史大师的形象与雅量，不禁使人联想

到中国语言文学中的“平静、坦然、从容、淡定”的词语。 身临其境，

真人印证。大师起身离座，神态自若地在祖师那“须仰视才见”高大

塑像前凝重地跪下，行了三拜九叩之礼。 随之，身边人员斟了上等

好酒，连敬三杯于祖师。 大师每端醇香之美酒，躬身而细心地洒敬

在祖师像前的地平之上。 授徒开始，先是大师所授徒弟夏楠，给端

坐在太师椅上的史潮记大师行三叩之礼， 起身将拜师证双手恭敬

地递到大师手中。史大师从太师椅上站起，郑重而殷切地将拜师证

授给徒弟。大师教导徒弟：习练太极拳，为的是强身健体，切不可打

架斗殴、徒生是非、恃强凌弱。 今天是

8

月

3

日，再有一月，就要飞

往美国去上大学。希望也把太极拳带到美国，练好拳，强体魄，学成

回国，更好为祖国建设作贡献。徒弟也利落地回答师父：多说无益，

行动回答。接着，师徒二人共同跪拜了祖师陈王廷。期间，师母端坐

在西侧的那把太师椅上。每当师徒二人跪拜祖师时，师母便起身离

座。接下来，徒弟敬呈师母红包，以示对师父师母敬重之实际礼数。

两千多年前的“至圣先师”孔子，有学生求教，还要送腊肉呢。 师母

接过红包，徒弟再叩拜师母。 礼数悉毕，先由徒弟站在师父椅后侧

面合影，再是徒弟的父母、爷奶及家人与师父师母合影留念。然后，

随行人等与大师合影。 走出庭堂，在前面的台阶上全体人员合影。

拜师仪式结束，同行人等，向院外走去。 先鹏与我先于其他人

来到陈家东沟旁的停车处。 环顾这里的地理形势，那沟深阔，沟内

长满了各种绿色植物， 沟底一侧， 人们踩踏出一条鲜明的黄土路

径，三三两两村人，行进在这条路上。沟畔上长着高大茂盛的桐树，

几位村人在树下休憩闲话。 沟上一座便桥，连通东西两岸。 我带着

好奇而又虔敬的心情，与一中年村人说着话，他言语恳切、心态真

挚地说，西沟有杨露禅学拳处，当年窥学陈氏太极拳，苦练功夫，自

成一派杨氏太极。 还说，村里有一拳师，与两人对决打拳，两人合

力，致拳师在地平之上，那拳师瞅准时机，猛然发功，使那两人被弹

至远处并仰翻在地，这叫“解脱”。村东一人，誓练太极，下了一番苦

功，夜间睡在一条板凳上，掉下即练，练累就睡，掉下再练，这样一

直练成。这叫功到自然成。村人断断续续地忘情地讲着，不完整，也

不系统，却不断有“亮点”闪出，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也许说者无心，

我却感知出“勤学、苦练、功成”的三个层次的意思，岂止太极拳是

这样，行行出的状元，无一不是这样，正如著名作家李佩甫所说，过

程是不可省略的。 话犹未尽，人已聚齐，返回焦作。 我双手相合，作

别之姿。 随后，来到位于河南理工大学西面的迎宾馆二号楼，走进

大厅， 北面墙上醒目地挂着 “史潮记大师收徒仪式”。 “拜师”“收

徒”，字数相同，内容侧重不一。 厅内前右角，屏幕上播放着史大师

教授学生的录像。师徒二人，一招一式，极是认真、从容。我观大师，

不管是在温县陈家沟，还是在焦作迎宾馆，是拜师、是收徒，是行

走、是端坐，是说话、是酒巡，人群里，有的是有形无神、有的是有神

无形，而大师却是既有形又有神，形神皆具，形神韵谐。这也许就是

大师之一格、之超凡、之卓越之处了。

史大师所收徒弟夏楠，是由焦作设计院走出去的、现任中国世

界杰出华商联合会常务副主席、 中国世界华商领袖联合会主席夏

先生之子。 据夏先生介绍，儿子夏楠今年考上了美国西雅图大学，

并希望他学习金融专业。还说，希望孩子在学业上由学士、硕士、博

士，不断地上台阶。 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之所以拜学史潮记大师，

为的是强身健体，更好地完成学业，将来为祖国建设增砖添瓦。 宾

朋们为夏主席热情洋溢的讲话所感染， 不断响起热烈而加油鼓劲

的掌声！

今夜，我不愿归去

□

阿 丙

三百六十日的翘首期待， 都为了这一刻的

执手相拥；千万里千万里的跨界追寻，都为了七

夕午夜的相思圆梦。 我一诺千年，恒久不变，年

年的今夕，跨越天壤之间的距离，造访广寒，问

津霄汉。赶赴这错位的天人之约，享受这短暂的

深情款款。

奢望与你不离不弃， 是不是我对自己身价

的高估？在未遇你的岁月里，凡间的田园是我忘

忧的王国。 村落烟横，沙滩月印。 池塘被夕阳镀

上金辉，老牛在柳林下闭目反刍。我习惯在农历

的天空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享受田园牧歌

的情调。于代代相传的宁静安逸中，谛听时光流

淌的清音。

但我又如何抵挡那惊世赅俗的招引呵！ 不

登玉堂金马，不为攀龙附凤，不羡爵禄千钟，只

为那清丽可人的一见倾心。 闲云出岫， 娇花照

水，一颦一笑，尽态极妍。惊识天人的一刹那，我

顿时悟透前世今生：你是上天赐我的艳遇，此身

只为你降生红尘！在四目相接的顾盼里，我畅饮

星眸中的盈盈波光，祈祷人世就在此际静止：不

生不灭，永不轮回！

地老天荒的呢喃终究只是一种柔软的期

许，天庭的震怒犹如暴雨摧花，初秋的爱巢霎时

间满地狼藉。 飘扬血色裙曳地， 断送玉容人上

天。 霓裳拂动，祥云开合，归途也正是你下凡时

的来路。 踉跄回顾，彤云低锁，细如游丝的阡陌

连接着竹篱茅舍。你走了，只在苍茫天际留下霓

裳的虹影。织女、七仙女，还有嫦娥，具有天庭背

景的金枝玉叶们， 都在一遍遍重复着相同的感

情故事：在经历了下凡的浪漫后返回九重宫阙，

就连那婀娜的身段也毫无二致。逃逸，演绎成了

丽人舞蹈，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上翩翩飞举。

我不信银簪一划竟能让天人永隔。 世间最

远的是两颗心的距离。 银河无波，清且涟兮，但

一河横亘，欲渡无舟。从此，你在河那边，我在河

这边。 我好想好想，凭河结庐，隔着一河清浅与

你对望。 尽管泪眼问花花不语，但我至少，至少

能天天凝眸那熟悉的身影，至少能咀嚼“盈盈一

水间，默默不得语”的淒凉。

天国的河床不是贫贱的收容所， 不会听任

图谋天鹅者安营扎寨。 当我从宽阔的滩涂遣返

原籍的时候，才真正明白，天宫每一寸土地都与

自己无关。 我和你，其间有着碧落黄泉的差距。

但我依然沉醉在温柔乡里不肯醒来。 当牛郎和

织女的名字被命名星座并附会出许多命运故事

的时候，我是怎样为这美丽的牵强心中窃喜呵！

凡间故事是玉帝王母鞭长莫及的荒原， 终于用

神话的方法与你长相厮守。和你平起平坐，和你

出双入对。 天不会老，地不会绝，碧海青天上我

甘心作一块补天的顽石，闪亮如午夜星辰，静静

地，照耀你身影徜徉的银河。

相见不如怀念。 天色薄明，晨光熹微，倾诉

的夜场又要谢幕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

悲画扇？ 年复一年的七夕，在焦灼中想往，在匆

忙中作结。 煎熬了相思，也磨损了年华。 玉树琼

枝的鹊桥瞬间坍塌，去等待下一次漫长的轮回。

天不老，人心会老吗？我真怕，真怕寂寞空庭，相

思会让心灵结茧。 我真怕，真怕悲守穷庐，距离

会让爱情凋零。

今夜，我不愿归去。

黄河渔家 钟华友 作

（本报资料照片）


